
特教通訊 民國 91年十二月 第廿八期 27 

  八十八年九月，仍舊是個炎熱日子，一點沒有初秋的感覺，因緣際會來到花蓮任教，懷著微微緊張與興奮的心情踏入高一新生導師班的教室，習慣性的開始自我介紹與學生聊了起來，隱約地，總覺得有雙似有若無的小眼睛在東張西望著，我本能的問了問他：「哈囉！你在看什麼？告訴我好嗎？」阿光（匿名）羞澀的笑了笑便低下頭去。這時幾個調皮的學生一陣喧鬧，「老師！不要理他啦！」「他什麼都不懂啦！」「他是智障，」「對啦！他是白癡！」於是我制止學生的喧鬧，轉移話題繼續將開學與日後上課的注意事項交代清楚，這就是我和阿光的第一次接觸。   阿光是一位領有殘障手冊的中度智障生，個頭不高，看起來感覺很安靜，平時不太說話，偶而與老師說話時會露出羞澀的笑容，不太能表達自己的意念，不過尚能與人溝通，外表看起來與常人並無太大差異；上課時常常東張西望，注意力不太能集中，對教室中的課程不感興趣，但在能實際操作的技術課程與活動非常喜歡；對於數字較沒有概念，沒有書寫的能力，但日常生活還可以自理，在家可以處理簡單的家務照顧母親；在團體內，常跟在別人後面，或受他人指使，但對於所交付的工作，大多能依時完成。父親是一

位退伍的老兵，平日以拾荒為業；母親是一位極重度智障者，無行為能力且需要人照料；並有一位重度智障的妹妹，現就讀於啟智學校。看完阿光的學籍資料後心中一陣酸，決定先去他家拜訪，瞭解目前阿光生活現況。遠遠的望去，大門有如一座垃圾山，一家四口住在約四坪大的房子，院子堆放著回收的廢棄物，襯著阿光父親臉上歡迎的笑容，心中五味雜陳地說明來意；在院子（因為室內昏暗且有異味，實在不太適合談話）與阿光的父親談了許多，並提議是否讓阿光轉讀啟智學校時，陳父感慨的表示：自己一人隻身來台，好不容易結了婚，孩子卻因母親的遺傳都是「笨蛋」，如今小的（妹妹）已經住在啟智班，除了推輪椅又學不到什麼；眼下希望阿光能留下來，一方面照顧他媽，另一方面多少學些技藝，日後可以養活自己。於是我匆匆地結束訪問，在走回學校的路上，心中暗暗的決定該如何面對這樣的一位特殊學生。   從過去的任教經驗中，我思索著如何安排阿光的學習，面對全校最多學生的班級（全班 51 人），我嘗試著用個別化教學方案規劃阿光的學習，但不到兩天就胎死腹中；因為自己在班上上課時間不多（只有六節），其他老師並無義務參與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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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下，我改變了我的策略。首先從生活開始，由於阿光對數字沒有概念且家境清寒，便聯絡教官與輔導室，讓他中午時在學生餐廳打工、吃飯，解決午餐問題；並在早上與下午打掃時間，在教官指定地點打掃工讀，由教官張羅工讀費每週由我轉交陳父，當成阿光的學費與零用金。接著就是學習的問題，在一個適當的時間集合全班學生（阿光除外），說明阿光的處境與家境，除嚴格要求學生不可藉機指使阿光做事，並徵求義工輔導阿光學習；如我所期找到兩位自願的學生，平日除了適時的輔導阿光學習外，也不定時向我回報生活狀況，就這樣平靜地過了一個多月，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。因教育部即將到校訪視，學校要求全校各科學生必須熟讀各科培育目標，為配合校長的要求，老師們都努力的督促著學生默背著，在一次默寫測驗時，我赫然發現阿光居然寫出來了，全班完整寫出科培育目標的人不到一半，其中有一個人卻是「他」；在此同時，輔導學生也不斷向我回報阿光的學習與工作情況，我發現「他」居然懂得偷懶，甚至欺騙。山區午後的雷震雨依舊在窗外下著，我困惑的跌坐在辦公室裡不斷的思考著……。   從事社會工作大概已有十二年了，走過盲人院、育幼院、教養院、養老院、少年之家等，許多的社福機構，心中始終是快樂的，因為我有能力回饋、有能力去幫助別人；但阿光這種情況卻讓我有些無助，於是我開始求救，一方面向輔導室求助，另一方面搜尋相關資料自我充實。經過了無數的追蹤與查證，我發現阿光似乎與一般的智障生有所不同，雖然我不是醫生，沒有權力與能力去診斷，但在生活與教學上我不再對「他」特別。果然如我所預期的，阿光在技能的學習上

不但沒有落後，還能保持中等程度；雖然「他」在學科方面仍舊是無法完全接受，課堂上依舊是東張西望無所事事，因為教務處會將他的成績「自動」及格，但若是「他」能學得一技之長養活自己，快樂的生活著，這又何須去強求呢？如今阿光隨著班上同學一同參與汽車修護丙級檢定輔導，相信他應該可以順利通過丙檢，畢業後也可在他父親朋友所開的機車店工作，但唯一讓人感到遺憾的：若能早點發現的話，也許「他」就不需要那張中度智障的護身符了。   午後，窗外的雨依舊下著，但我知道當雨停時，午後的彩虹依然會出現在山邊美麗的角落。（作者為高雄市前金國小教師）


